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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很多创作者对“好故事”

的执念，李潇认为故事或是讲述故

事的方式并不能轻易地用好坏来定

义，“就像我们轻易地把人分为好人

和坏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她更在

意的是一部戏有没有细腻、丰富、多

面、令人着迷的人物。正如福斯特

在《小说面面观》中推崇的圆形人物

一样，李潇也认为一部戏如果缺少

圆形人物，那整部戏就会失去光彩，

“如果一个故事中所有人物都黑白

分明、正邪分明，或者全是我们已经

见过很多次、难以留下深刻印象的

人物，那这个故事也会很难吸引

人。”多年创作经验让李潇对观众心

理颇为了解，她确信，对于观众来

说，“他们将自己带入到剧中，他们

看的是人物。”

于淼则化用《一代宗师》中武学

的三个阶段，将故事分为见天地、见

众生、见自己三个层次。

“可能比较商业化的电影，它是

要见天地的，以灾难片为例，这类影

片讲人怎么与自然抗衡 ，怎么生

存。再往前推是一个人与一群人的

抗衡，和众生的抗争，这个可能就比

第一个稍微高级一点，因为一个人

在坚持自己，比如《血战钢锯岭》，一

个人与一群人抗争，最终他得到了

群体的尊重，这种电影可能又会感

动一大票人。还有一种电影，可能

就更难一些，最难的就是见自己，就

是人性自我的抗争。这类电影里会

展现很多人性的弱点、人性不为人

知的东西，主人公不断和人性的弱

点去抗争。这种电影就显得更有力

量，比如《荒野猎人》，他既和自然抗

争，又和围剿他的人抗争，最终自我

抗争。我觉得这类影片可能就更高

级。”

从这三类影片中，不同的观众

从不同角度切入可能会看到不同的

故事。于淼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呈

现方式，像是拿着照相机在各种不

同角度取景般，寻找看待问题的独

特视角。时而站在高处，时而蹲下，

时而倒过来看，“找到一个独特的呈

现视角非常重要。”于淼说。

李潇和于淼身上带着创作者的率

真和坦诚，聊到喜欢的导演和电影，李

潇直言自己对李沧东的电影有种无来

由的爱，“我是一个看不了闷片儿的

人，但不知道为什么，李沧东的电影就

是对我有种神秘的吸引力。”

而于淼则幽默地表示，“有些电

影还真是喜欢不起来。看人家写的、

拍的比你好吧，你就生气，心说他怎

么就拍得这么好呢？要看他写的、拍

的都不好吧也生气，心想怎么你们就

弄成这样？”回想第一次看到日本导

演安藤桃子的电影《0.5 毫米》，于淼

心中又佩服又“生气”，“以前我的字

典里没有‘天才’这词儿，看完这个电

影，心想这是天才啊，30出头，第二部

长片就能拍成这样！我们怎么办

呢？只能向她学习啊！”

作为创作者，编剧总是在孤独和

寂寞中创造一个介于想象和现实之

间的完整世界。边写边哭或是边写

边笑都是李潇和于淼在写作中常有

的事。于淼觉得，“编剧是一个‘非人

’的职业，真做好了是很痛苦的。”一

方面，他们孤独，渴望掌声、渴望被关

注，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耐得住

孤独、受得了寂寞。“没有坐穿冷板凳

的心，就别吃编剧这碗饭，因为你随

时随地可能被各种琐事打乱创作过

程。”于淼说。

于淼从多年的创作中悟出编剧

的修行之道，不仅要有当“职业杀手”

的心，还要练就配得上“职业杀手”身

份的十八般武艺。“你先去见天地，然

后再去见众生，最后终于你坐回椅子

上，面对你自己，去深挖你看到的一

切事情中所具备的所有戏剧元素。”

李潇则说编剧这一行需要有巨

大的创造力、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老

话说要真听真看真感受，在经历过、

见识过之后，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够

了，扎得够深，才能够创作出好作

品。编剧要不断去写，不断去感受，

不断去看见那个世界。”

而在这一切之外，编剧还需要有

一颗匠心。李潇说：“我们都不是天

才，我们就是一帮匠人，但是我们想

做那种认认真真、好好做事的匠人，

老老实实按照工序把它雕成一个标

标准准的作品，而不是随便拿出一个

东西来浑水摸鱼。”

承认别人的才华，也不看低自己

的能力，恰如于淼所说的那样，“我们

都是很努力的创作者，虽然不一定会

写出、拍出惊天巨著，但是我们很踏

实、够努力，我们还爱这行。”

在创作的路上，李潇和于淼就是

这样，怀着一颗匠心和满腔热忱，用

负责任的职业态度，踏踏实实地播

种、耕耘、收获。

李潇和于淼做编剧多年，深知

从纸面到影像之间的距离，“想要 60
分的剧，至少得有 90分的剧本”是李

潇用来勉励自己的话。但是从电视

转战电影，李潇发现，电影剧本与电

视剧剧本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甚

至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在电视剧

创作中，编剧有着更大的话语权，剧

本的重要性更能得到凸显，“电视剧

领域，编剧比导演的价值实现感更

强，但是电影编剧则完全不一样，说

到底，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在电影

的世界里，编剧要为导演服务，“导

演要对整个电影负全责，所以很多

创造力比较强的编剧可能会更想做

导演，想要把自己脑海中的想法和

画面完全实现出来。”李潇说。

在《来电狂响》里，于淼完成了从

编剧到导演的转型。做了导演之后，

于淼越发体会到剧本留出 30分的富

余远远不够，“至少得打出 50分的富

余，”于淼感慨，“场景细节、台词表

演、镜头语言、音乐音响、后期剪辑等

各个环节流失的东西太多了。”

原本以为做了导演之后就只用

负责导演那部分的工作，但显然，事

实是“要做的事情变得更多了”，由

于自带编剧属性，于淼还肩负着一

部分跟组编剧的重担，“现场如果没

看到我们的编剧，副导演就会让我

顶上，当即给他写一段，”当然于淼

也乐于发挥自己的长处，“我们的电

影工业体系没有那么完善、分工也

不是特别细化，经常是在不断的二度

创作，甚至是三度创作中去实现一个

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于淼愿意贡献

自己关于影视的一切才能，“尽可能

还原编剧想要实现的内容”。

从《来电狂响》到《大赢家》，于

淼不否认成为导演后确实能够获得

更大的话语权，能够全方位地控制

自己的作品完成度，但同时，他也更

加珍惜自己的“羽毛”，不时提醒自

己降低对导演权力的欲望，“人一旦

获得权力就会变得膨胀，当身边开

始有一群人簇拥着你的时候，那种

对权力和光环的迷恋会阻止一个人

变成更好的导演。”二人也不断互相

提醒，“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于

淼调侃着以前只做编剧的时候，“一

个戏拍出来效果不好还能赖导演，现

在自己是导演了，那要一个戏还不

好，就真只能赖自己。所以你获得权

力的时候，你就要为所有事情负责，

要更小心翼翼地去做每一件事。”

从编剧到导演的跨界，国内成

功的案例并不算多，于淼是其中一

个。转型并不容易，也并非所有编

剧都适合转型做导演，李潇直言她

未来没有做导演的计划，而在《大赢

家》中首次做监制的经历也让她觉

得忙碌而琐碎，会对剧本创作造成

影响、分散精力。未来，于淼还将在

导演之路上继续前行，而李潇则愿

意在写剧本之余“做个监制、为他查

漏补缺”。

李潇和于淼转战大银幕的头三

部影片都是翻拍或是改编，难得的是

每一部都掷地有声。在《情圣》里，李

潇和于淼初次试水电影编剧，深觉电

影剧本与电视剧剧本之间的巨大差

异，“电视剧像是炮仗，电影更像是烟

花。”李潇这样形容两种剧和电影之

间的剧作差别。

2016 年《情圣》上映，以 6.6 亿的

票房城成为当年度翻拍电影的票房

领军者。2018 年《来电狂响》再次成

为当年度的惊喜“黑马”，引发观众热

烈讨论的同时，6.4亿票房也将该片送

上年度翻拍影片票房榜首。今年 3
月，《大赢家》在疫情影响下转为线上

首映，影片改编自日本小说《游戏永

无结束时》，在国内某知名迷影平台

上收获 6.8 分，为疫情中的观众带去

笑声。

李潇和于淼解释说，连着三部都

是翻拍或改编影片“纯属巧合”，但不

能否认的是，三次“巧合”之后，李潇

和于淼积累了不少关于翻拍和改编

的成功经验，“翻拍（改编）电影”的金

字招牌已然立下了，大大小小的影视

公司向李潇和于淼抛来了橄榄枝，

“有的是小说改编，有的是影视翻拍，

确实也有很多公司来聊，”李潇说。

《情圣》之后，于淼做起了导演。

《大赢家》中，李潇则在编剧之外做起

了监制，为导演于淼统筹整部戏的台

前幕后。拥有更多创作自由和更大

话语权的同时，李潇和于淼的创作态

度反而显得更加审慎，“并不是每一

部经典电影都适合翻拍，也不是所有

的小说都适合改编。”

在《大赢家》之前也有很多项目

找到李潇和于淼做翻拍或是改编，但

是不少都被他们拒绝了。而那些被

拒绝的项目并非一无是处，它们或许

有精巧的结构，或许有精彩曲折的故

事，但是对于李潇和于淼来说，这些

都还不够，“它可能是一个精彩的西

方电影，但是并不适合做成一个中国

故事。”翻拍经典与改编小说在创作

中有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方式，但究其

根本，是否能够生发出符合当下中国

现实情况和国人情感需求的精神内

核才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值得翻拍

或改编的关键。李潇将之总结为，

“原版故事的中心思想提炼出来之

后，要能在中国生根发芽。”

从这个衡量标准出发，李潇和于

淼形成了一套项目评判流程，“每拿

到一个项目都会自觉像小时候读课

文做阅读理解一样，先总结、提炼出

作品的中心思想。要把每个项目原

版影片的中心思想都提炼出来，明确

电影的核心，进而探讨这个核心是否

能够把人吸引进去、是否能够在中国

落地、是否具有在中国语境下被讨论

的价值。”当这一系列流程进行到最

后，结果自然而然地就会浮现，“如果

能找到价值内核，这个片子就适合翻

拍、值得翻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并

不推荐翻拍。”

在《情圣》中，这个内核是“现代人

该如何对待婚姻和情感”，在《来电狂

响》中，这个内核是“手机承载着现代

人的所有秘密，亲人朋友间该怎样关

心、如何把握界限”；在《大赢家》里，这

个内核是“社会需要锱铢必较、认真负

责的人”。这些价值内核都与当下国

人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打造优秀翻拍影片的过程很难，

不仅不能像外界想象的那样一劳永

逸、事半功倍，很多时候反而是“事倍

功半”，李潇解释，为了影片能够呈现

出更独立的样貌，他们会刻意与原版

影片或是原版小说“拉开距离”，同时

又要抓住一些有共性的东西重新设

计情节，把它变成观众身边发生的事

情。“翻拍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儿，

它对职业性的要求很高，”李潇总结。

如何做出一部高品质的翻拍影

片，李潇和于淼的经验是，“永远把翻

拍当成原创去做”，以踏实认真的态

度和一点一滴的付出来“死磕”。

▶ 创作者要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 寻找故事的中国内核

把每一次翻拍与改编当成原创去做

▶ 发挥长处，做编剧型导演

▶ 一颗匠心，满腔热爱

做踏实努力的创作者

《爱的迫降》

《薄荷糖》

《方形》

《花火》

《恐怖分子》

《我这样过了一生》

《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

《我的天才女友》第一季


